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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乱辛辛：电台dj铭望：某官员芬尼：铭望妻子周苏：辛辛朋友陈鹏：辛辛前男友室内，铭望在黑暗中坐着，只有烟上的亮光。突然，他摸索着打开收音机，正是《午夜寻梦》的时间，辛辛的声音。他快速穿好衣服，悄开门出去，车子滑过夜的霓虹，他打开了收音机，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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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铭望在黑暗中坐着，只有烟上的亮光。
突然，他摸索着打开收音机，正是《午夜寻梦》的时间，辛辛的声音。他快速穿好衣服，悄开门出去，车子滑过夜的霓虹，他打开了收音机，辛辛的声音充满了空间，音乐，辛辛正以安徒生的一篇童话结束她的节目：……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这树的簇顶跳起舞来，生活着，飞舞着，感到幸福。然后这小小的生物就在安静的幸福感中，躺在一片新鲜的大栎树叶子上休息。这时树儿就说：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的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
“悲哀？”它总是这么回答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一切是这样无比的光明、温暖和美丽，我真感到快乐！”
“然而不过只有一天，接着什么都完了！”
“完了！”蜉蝣说：“什么完了？你也完了吗？”
“没有，像你那样的日子，我恐怕要活到几千几万个。我的一天包括一年所有的季节，它是那么长，你简直没有方法计算出来！”
“是吗？那我就不了解你了！你说你有几千几万个像我这样的日子，可是我有几千几万个片刻，在这些片刻中我能够感到快乐和幸福。当你死了以后，难道这个世界的一切美景就会不再有吗？”
“当然会有的。”树儿说：“它会永远存在——存在得出乎我想象之外地久远。”
“这样说来，我们所有的时间是一样的了。只不过我们计算的方法不同罢了。”
蜉蝣在空中飞着，舞着，欣赏它那像薄纱和天鹅绒一样精致的翅膀，欣赏带来原野上的车轴草、篱笆上的野玫瑰、接骨木树和金银花的香气的熏风，欣赏车叶草、樱草花和野薄荷。这些花儿的香味是那么强烈，蜉蝣觉得几乎要醉了。日子是漫长而美丽的，充满了快乐和甜蜜感。当太阳低低地沉落的时候，这只小飞虫感到一种花呢后的愉快的倦意。它的翅膀已经不想再托住它了；于是它便轻轻的、慢慢的沿着柔软的草叶溜下来，尽可能地点了几下头，然后便安静地睡去——它死了。
音乐声中辛辛的静默，然后辛辛说：“你看，蜉蝣安静地睡去，它的一天便是它的一生，可是它的一生也便是永恒。听众朋友，其实，短暂和永恒，原来是这么地和谐地交错，我真心希望，蜉蝣的快乐，也是你我的快乐。晚安。”
铭望的车停在电台门口不远的地方，神情平静。仿佛被那个童话打动。
辛辛收拾播音台上的东西，手机响了。
“我正在你楼下。”铭望的声音。
“怎么，你？”辛辛惊奇地说：“我马上下来。”
辛辛走近铭望的车，等铭望开门，她坐了进去，眯了眼看了铭望一眼，说：“大人为国事操劳，瘦了。”
“是吗？”铭望不禁笑了，说：“见了大人还不赶快敛神屏气，真是大胆！”又说：“今天做车夫，送你回家吧。”
“行，现在，开车。”辛辛笑着下了命令，一边望了铭望一眼，说：“三更半夜找我，可不是就为了要送我回家吧？”
“我是刚刚路过你这里，顺便看看你。很久没见面了。”铭望说。
“是啊。”辛辛说：“半年总有了吧。人叹一生犹如白驹过隙，是真的呢。”
铭望：“你最近怎么样？”
“很好啊。”辛辛说。“孤家寡人。无拘无束。”
他笑了，他喜欢辛辛这种无拘无束的性格。有一年他去一个小县城出差，辛辛就是随行记者，初见面，他真觉得她很一般。可是当他们聊了些时候之后他却奇怪地发现她是一个特别能让人心安的女人，在她跟前他不知不觉变得非常放松，也愿意聊一些平常他根本不跟他下属聊的家常，甚至开了几句玩笑。回来之后他们偶尔见上一面，在他，是一种放松，一种面对一个他信赖的异性的时候特有的微微的温情的刺激。有些事情，他不愿对下属说，也不愿让芬妮知道的事情，他也会告诉辛辛，辛辛的耐心而安静的倾听使他觉得安慰。——一个不多嘴的不过分好奇也不过分关心的人，女人。
“还那么爱睡懒觉？”
“越睡越长，哪一天我就自己做了梦神了。”她若有所思地说，一丝黯然掠过。
铭望转头去看辛辛。辛辛也转过头来，朝他微微一笑，说：“周苏去世了。”
“去世了？”铭望诧异地问，怪不得他总觉得辛辛哪里有了变化。
“好几个月前的事了。”辛辛说，“那段时间我很难过。”她说着笑了一下，恍恍忽忽的，说：“事情也算过去了吧。”她又笑了笑，说：“你相信一个人的梦能够沟通另一个世界吗？”
铭望心中咯噔一下。他突然觉得口渴，无法忍受的口渴，他尽力争出一句话来：“停一下，我去哪里买瓶水。”
“要不到我那儿坐坐吧。”辛辛说。“我就住附近，拐个弯就到了。”
“哦。行。”
铭望跟着辛辛上楼，辛辛家里凌乱不堪，东一处西一处堆了报纸、杂志、书，和一些零零散散的杂物，窗下一张大大的沙发，无数垫子，各种形状和色彩。他突然觉得一阵头晕，就近扶着一张气垫椅坐下。辛辛给他端过水来，在她自己的家里，她似乎自在象水中的鱼，随便把东西拨弄一下，靠在了沙发上。
铭望一口气喝光了水，心神安定下来，再看那沙发和垫子，总还是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感觉。他不禁皱了皱眉头，辛辛看在眼里，想起了什么似的，快速将身边那些垫子拢在一起一边说：哎呀，这么些乱七八糟的颜色，你是不习惯吧。
她又笑了，说：你是不会相信的，这些垫子，这么几种颜色，这么摆放，可有讲究，我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说这样，你就能梦见你想梦见的人。
“什么？”铭望嘴里问着，一边不由自主向沙发看去，果然这会儿他不再有那种莫名的感觉了。他轻松地吁出口气，一边却被辛辛话里的某种信息吸引住了。“你是说，你为了梦见周苏？”
“是的。我常梦见他，几乎每次睡觉都能梦见他。”辛辛说：
有一次，我梦见我们俩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孩子。这样我们过了很多年，有一天我们要搬家，我说找一个朋友帮忙吧，他恰巧就住在这附近，可能搬来不久，我刚在路上碰见。周苏就说：“不要，我们自己来。”可是有一天我和他出去，那朋友又刚好碰上了，我就叫住他，跟他介绍周苏。可是怪了，他脸上诧异得很，说什么？你结婚了，有丈夫了？而且他在你身边？然后见了鬼似的逃走了。你猜怎么的？原来周苏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看见他。可是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居然谁也不知道这回事？我也纳闷了，还有我的孩子，那么他，别人能不能看见他呢？有趣吧。更多的，我梦见周苏总是笑眯眯地，在某个时候突然就出现了，坐在一个台阶上，或者靠在门上，那么望着我。嗯，这些梦真是太好了，我很喜欢。我想，我希望周苏并没有怨恨我。
说到怨恨，她突然神色黯然了下来。她给自己倒了杯水，静静地喝着，房间里一片寂静。突然他们俩都似乎吓了一跳，原来铭望的手机响了，芬妮惊惶失措的声音：铭望是你吗？你在哪里？铭望说就在附近。“我马上回去。”他对着手机说。然后抱歉地望着辛辛说：“我得回去了，我是偷偷溜出来的，芬妮吓坏了。”“偷偷溜出来？”辛辛奇怪地看着他。“说来话长，改天再谈。”铭望摇摇头笑了，说：“再见，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有什么事记住给我打个电话。”
黑暗中辛辛点了烟。闭上眼睛，似乎周苏就在她跟前：周苏，但愿这黑暗中你来，象从前你来。
画面：深夜，辛辛的房间，周苏拎着几只螃蟹，出现在门口，辛辛接过，去厨房烧好。周苏在辛辛沙发上翻着杂志，辛辛出来，二人开始喝酒。瞎聊。最后，周苏举起杯子，对着辛辛晃晃，一口喝干了，笑咪咪看着辛辛。
辛辛画外音：我们总要喝上很久，有时候喝到天快亮了，你就走了。
画面：辛辛依在门口，看着周苏微微晃动着肩膀，一高一低的走路样子，觉得好笑，犹如母亲看一个心爱的淘气的孩子。
周苏回头，嘴里发出怪里怪气的哨声，惊得街上一个推着豆腐车的老太婆一个趔趄。他就赶快缩缩脖子，一溜烟消失了。
辛辛画外音：究竟人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这么地来，由不得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地走，却也这么由不得自己。你在你留恋这个世界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神秘的力量强迫了你离开？又是什么样神秘的力量促成了我们的相聚？
画面：舞厅，辛辛同事跳舞，辛辛一人坐着，周苏坐在离她不远的角落，看着她，嘴角露出嘲讽的笑。突然，他起身走到辛辛面前，做了个姿势。
二人起舞。
辛辛画外音：有一次你说起杭州，说起西湖的夜色，你说：“那里的黄昏。”然后你神色悠远，仿佛你的灵魂远离了你，正游荡在那垂柳的岸边。那时候苏能，如果是1990年。
画面：辛辛头发很短，穿着条白底蓝花的裙子，在柳堤坐着，哭着。
辛辛画外音：周苏，如果你见了，会不会上前去，笑嘻嘻地说：“迷路了找不到妈妈了？”
画面：陈鹏笑嘻嘻出现在辛辛跟前，说：“迷路了找不到妈妈了？”他扳过她的肩膀，掏出手帕给她擦泪，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咳，可怜的手帕。”
辛辛画外音：那块手帕，后来经历了什么，终于有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谁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谁还记得它？他总是已经忘了它吧。就像他，已经忘了我吧。
可是我恐怕他忘不了我。我但愿他忘不了我。我宁愿他恨我。
画面：“恨？”周苏淡淡地说，天就快亮了，周苏起身，走出辛辛家门。
辛辛倚在门口看他离去。
辛辛画外音：你又得回家吃药了。而我的故事，那么零零散散的，究竟你听进去了多少呢？
画面：深夜，辛辛家，周苏和辛辛喝酒，吃着烤肉，突然，周苏很奇怪地望着辛辛，望了很久很久，突然说：“这么暴烈的爱情，会把一个人烧焦的。”说完他站起来，表示要走了，他转过辛辛
1
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net收集整理，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net站内查找
